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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是什么”一直是美学史的中心问题，但这一提问往往预设了美已经存在，只等待主体发现、判断或描

述。由此，传统美学经常在两种立场之间摆动：一方面将美视为对象所固有的比例、和谐、秩序、形式或生命

属性；另一方面将美归结为主体产生的愉悦、判断、想象和情感体验。这两种理论虽然分别强调客体与主体，

却共同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审美活动发生以前，所谓“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是否已经完成？

美是否真是一种预先存在的属性，还是主体、对象、意义、媒介与环境经过互动后才生成的新存在？本文以

SDE  三态本体论和主客互动知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审美发生方程”，把美理解为一种由结构显露、差异

运行与环境纠缠共同形成的复合发生事件。本文将审美活动中的结构显露态记为  Sa，将差异、变化、意义生

成与情感运行记为 Da，将现实世界、理念世界、自我世界、信息世界和能量条件组成的审美环境记为 Ea，由

此建立三个相互耦合的基本方程：Sa=F(Da,Ea)，Da=H(Sa,Ea)，Ea=G(Sa,Da)。三个方程表明，审美结构不

是对象自身独立生成的结果，而是差异运行与环境条件共同作用的显露；差异运行也并非任意变化，而受到既

有结构与环境的制约；审美环境更不是被动背景，而会被已经发生的审美结构和意义活动反向改变。在此基础

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仅有一般性的  S、D、E  互动，还不能充分解释美为何发生。美的发生必须经过意义三

律的运行，即特征律、自由律与幸福律。特征律使对象、主体和环境中的有效特征得到选择、对比、分布和组

织，为审美发生建立可感知的背景；自由律打破既有结构对对象和意义的单一规定，使特征能够重新组合，使

主体能够摆脱固化视角，使对象获得新的显露方式；幸福律则通过“张力—转换—释放”的动态过程，把差异

冲突、感知不平衡、情绪压缩和意义悬置转化为新的审美结构，并在结构形成后产生情感、认知或生命意义上

的释放。因此，美并不等于表面的愉快，而是审美系统内部张力被创造性转换并获得有意义释放的结果。悲

剧、崇高、苍凉、荒诞等并不以直接愉悦为特征的艺术经验，也能够由此获得统一解释。本文还将信息世界

E2 纳入审美发生环境。E2 由符号、逻辑和数学三个层次构成。符号使不可直接在场的对象、情感与观念获得

可传播形式；逻辑使审美元素形成关联、节奏、对立、转折与整体结构；数学则以比例、对称、重复、变化、

尺度、节奏和拓扑关系，为形式显露提供深层秩序。符号、逻辑与数学不是艺术之外的工具，而是美能够被编

码、组织、传播和再次发生的重要环境。本文据此建立扩展的审美发生方程组，并分别从古典汉语诗歌、绘

画、音乐、悲剧、建筑、自然美以及人工智能生成艺术等领域展开论证。本文以自然美作为框架的边界测试，

提出显性 E2 与隐性 E2 的区分：艺术美中符号、逻辑与数学以可指认的媒介形式显性运作，自然美中 E2 沉

淀于语言范畴、图像传统与身体化的估量习惯而隐性供给。本文进一步以婴儿对自然场景的注意偏好为最强反

例，提出隐性 E2 内部还需区分两种沉淀速率：种系符号由自然选择在物种世代尺度上沉淀而成，跨文化、跨

个体近乎恒定；文化符号由个体习得史沉淀而成，随文化编码密度系统变化。二者是同一条“在 E 中经 D 成

S”生成逻辑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递归重现，而非符号与非符号之别。本文同时与净化说、经验美学的唤醒理

论正面划界，并给出五条可分别独立证伪的条件。本文认为，审美不是主体对对象作出的附加评价，而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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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象和环境在意义三律推动下共同生成的新存在。美不是被发现的属性，而是特征获得自由重组、张力完

成意义转换并得到释放时所发生的结构显露。

关键词：审美发生方程；意义三律；幸福律；自由律；特征律；张力—转换—释放；信息世界  E2；符号；逻辑；数

学；自然美；隐性 E2；种系符号；文化符号；沉淀速率

一、问题的提出：从“美是什么”转向“美如何发生”

在传统美学中，“美是什么”通常被视为第一个问题。哲学家试图寻找美的本质：有人认为美是比

例，有人认为美是和谐，有人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有人认为美是无功利的愉悦，有人认为美是人的

本质力量对象化，也有人认为美是主体在形式中获得的自由感。

这些理论分别揭示了美的某个重要侧面，却往往有一个共同前提：美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如果美存

在于对象，那么主体只是发现美；如果美存在于主体，那么对象只是激发美感；如果美存在于理念，那么

艺术只是将理念呈现出来。无论哪一种情况，美都被设定为某种已经完成的存在。

然而，真实审美经验却经常表现出明显的生成性。一朵花在植物学家眼中可能首先是植物器官，在花

商眼中是商品，在病人床前是慰问，在恋人手中则可能成为爱情的象征。花的物理属性没有根本改变，但

它所显露的意义、情感与价值发生了变化。所谓花之美，并不完全储存在颜色、花瓣或对称结构中，也不

只是观看者随意投射的心理反应，而是在花、观看者、场景、关系、文化符号和当下情绪共同作用时发

生。

再如，同一首诗，少年时读与晚年时读，异乡时读与故乡时读，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体验。文本没有

变化，但审美对象已经改变。这说明，审美对象不是文字表面的固定组合，而是文字与主体生命经验在具

体环境中重新形成的复合存在。

如果美只是一种对象属性，就无法解释同一对象在不同环境中为何显露不同；如果美只是一种主观感

受，又无法解释为什么作品结构会持续限制主体的理解。美显然既不独属于对象，也不独属于主体。由

此，美学的基础问题应由“美是什么”进一步转向：美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主体、对象、意义和环境如何

共同生成审美存在？为什么某些差异能够转化为美，而另一些差异只形成混乱、刺激或痛苦？为什么悲剧

和崇高虽然带来痛苦与震动，却仍然具有美？符号、逻辑和数学如何进入审美结构？审美发生之后，主

体、对象和环境分别发生了什么改变？审美发生方程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

二、审美对象不是先存之物，而是互动复合体

（一）物理对象与审美对象的区别

物理对象可以在主体观看之前存在，但审美对象并不等同于物理对象。

一块岩石具有质量、硬度、矿物成分和空间形状。这些属性构成其物理存在。但是，当岩石进入园

林、雕塑、诗歌或宗教仪式时，它会形成新的存在状态。在园林中，石头可能表现苍老、险峻或空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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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中，石头可能显露庄严、永恒与历史重量；在雕塑中，石头的坚硬可能与人体的柔软形成张力；在

诗歌中，它甚至可以成为沉默、孤独和不可移动命运的象征。

这些审美意义并不是石头内部预先储存的隐藏属性，也不是主体完全任意地加给石头的观念。它们来

自石头的特征、主体经验、空间结构、文化传统和具体活动的互动。因此，真正被经验到的审美对象，不

是物理对象、审美主体、媒介、环境与互动的简单相加，而是它们相互作用后形成的新整体。

（二）主体也在审美中发生

传统主观主义美学通常把主体视为美感的来源，但主体本身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赶路的人面对

夕阳，可能只关心天黑之前能否到达目的地；一个摄影者会注意色温、构图与光线；一个离乡者可能由夕

阳感到乡愁；一个失去亲人的人则可能在落日中看到生命的终结。

不同主体面对同一对象，会形成不同审美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同一主体也会在审美活动中改变。观

看前的主体和观看后的主体并不完全相同。一首诗可能使主体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正在悲伤；一段音乐可能

使无法表达的情绪获得节奏；一幅画可能使主体重新理解身体、时间或空间。审美不是主体用既有感受解

释对象，而是主体借助对象形成新的感受结构。

因此，主体不是审美发生的绝对起点，而是审美发生的结果之一。

（三）美是主客互动的新存在

审美活动中发生的并不是“主体认识美的对象”，而是主体与对象通过互动形成新的审美复合体。这

个复合体具有传统主体或客体都不具备的特征。

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审美对象，既不是唐代真实边塞，也不是王维的纯粹内心，

更不是十个汉字本身。它是在诗人经验、汉语结构、边塞物象、历史文化和后世读者之间不断重生的审美

空间。

审美复合体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的存在。它可以跨越诗人的生命，进入不同历史环境，再次与

新的主体发生互动。所以，美不是对象属性，也不是主体快感，而是主客互动复合体的显露状态。

三、审美发生方程的三个基础维度

（一）S：审美结构显露态

S 表示结构显露态。在审美活动中，Sa 不是对象的静态形式，而是主体能够整体感知、辨认和体验的

审美结构。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形式结构，包括线条、色彩、声音、节奏、比例、构图、语句、材料

与运动；第二是关系结构，包括部分与整体、中心与边缘、远与近、显与隐、静与动、主体与背景之间的

组织方式；第三是价值显露，包括真、善、美以及自由、幸福、崇高、悲悯、苍凉、荒诞和宁静等综合体

验。

结构显露不是作品在物理层面的排列，而是对象特征进入主体感知后形成的整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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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审美差异与意义运行

D  表示差异、变化、序列和意义运行。任何审美发生都离不开差异。没有明暗差异，就没有光影；没

有高低差异，就没有旋律；没有前后差异，就没有节奏；没有现实与理想的差异，就没有悲剧；没有有限

与无限的差异，就难以发生崇高。

然而，差异本身不等于美。随机噪声充满差异，却未必具有审美价值。审美差异必须进入某种序列和

结构，使主体能够感知变化、期待变化、承受变化，并在变化中形成意义。

Da 至少包括特征差异、时间序列、情感张力、意义冲突、结构转折、主体位置变化和解释路径展

开。

（三）E：审美环境纠缠系统

E 表示环境。审美环境不是作品之外的背景，而是参与审美发生的相关 SDE 集合。审美环境至少包括

现实世界、理念世界、自我世界、信息世界和能量世界。

现实世界提供材料、身体、空间、光线和声音；理念世界提供价值、范畴、象征、历史和文化传统；

自我世界提供记忆、情感、欲望、创伤和期待；信息世界提供符号、逻辑和数学结构；能量世界提供身体

激活、运动、节奏、强度、压力和释放。

因此，环境不是静止容器，而是不断影响审美发生、又被审美活动反向改变的纠缠系统。

四、审美发生的三个基本方程

（一）结构显露方程

审美结构不是对象孤立属性的结果，而是差异运行与环境纠缠共同形成的显露。同一种红色在不同环

境中可能显露为喜庆、危险、鲜血、热情或革命。物理色值相近，最终形成的审美结构却不同，因为红色

进入了不同的差异关系和文化环境。所以，结构不是先存的，而是函数 F 所代表的生成结果。

（二）差异运行方程

差异也不是任意出现。一个声音是否形成不协和，取决于此前建立的调性结构；一处留白是否具有意

义，取决于周围已经出现的笔墨；一个叙事转折是否震撼，取决于主体此前形成的期待。差异必须相对于

结构和环境才能成为有效差异。

（三）环境重构方程

环境并不是固定背景。经典作品会改变后人观看世界的方式。王维改变了人们看大漠与落日的方式，

陶渊明改变了田园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贝多芬改变了后来人理解交响乐、英雄性和个人命运的方式。艺

术不只是反映环境，还会生产新的环境。三个方程共同说明，审美发生不是单向因果，而是循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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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 F(Da, Ea)

Da = H(Sa, Ea)

Ea = G(Sa, Da)

五、意义三律：美发生的真正动力

仅仅说明  S、D、E  相互作用，还不能解释为什么某种结构会成为美。审美发生还需要意义三律的运

行。意义三律包括特征律、自由律与幸福律。三律不是彼此分离的三种外在规则，而是审美发生中三个相

互嵌套的动力阶段。

特征律提供背景和材料，自由律打开转化路径，幸福律完成张力的转换与释放。三者可以概括为“特

征显露—自由重组—幸福发生”，但三者并非简单线性顺序。幸福律形成的新结构又会产生新的特征背

景，自由律也会重新选择特征，构成循环。为便于后文书写，本文以 Lc 记特征律，Lf 记自由律，Lh 记幸

福律。

Lc → Lf → Lh

六、特征律：审美发生的背景支持

（一）特征不是对象的孤立属性

传统认识常把特征理解为对象自身具有的性质，如红、圆、大、轻、柔软等。从主客互动角度看，真

正进入审美活动的特征，不是对象孤立属性，而是对象在特定互动关系中显露出的特征。

同一块木头，在木匠那里显露硬度、纹理和可加工性，在画家那里显露颜色、裂痕和时间感，在诗人

那里可能显露沉默、生命与腐朽。特征取决于主体、对象和互动方式。

（二）特征律的三个基本操作

特征律主要通过对比、变化和分布建立审美背景。没有差异对比，特征就难以显露。明因暗而显，静

因动而显，孤独因群体背景而显，微小因巨大环境而显。“大漠孤烟直”中，“孤”必须依赖“大漠”的

辽阔背景才能获得力量。孤烟并不只是数量上的一缕烟，而是在无限空间中被突出的一种存在状态。

特征不是静态标签，而在变化中显露。落日之美不仅在“圆”，也在它正在下降；花之美不仅在开放

形态，也在盛开与凋谢之间；音乐之美更直接存在于声音变化中。

特征还必须在整体中形成位置和密度。绘画中的颜色不是孤立存在，而分布于画面；音乐中的强音只

有在整体音量结构中才能产生力量；诗歌中的“孤”也因为其他词语没有直接陈述情绪而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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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征律并不直接等于美

对称、色彩、节奏和比例都是特征，但它们不会自动生成美。一个高度对称的机械零件可能只有功能

意义；重复节奏也可能让人疲惫。特征只有进入自由律与幸福律的运行，才可能转化为审美。因此，特征

律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七、自由律：审美结构重新生成的核心条件

（一）自由不是任意，而是结构获得新路径

审美中的自由不是摆脱一切规则，更不是随机组合。自由律指的是：既有结构不再垄断对象的意义，

主体和对象获得重新组织关系的可能。

一把椅子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用于坐，但进入艺术作品后，它可以成为孤独、等待、权力、缺席或人的

身体尺度的象征。对象没有失去原有功能，却摆脱了单一功能的规定。这就是自由律。

（二）自由律的三个层次

自由律可以表现为对象自由、结构自由与主体自由。对象自由是对象摆脱日常用途和固定意义，获得

新的显露方式；结构自由是已有形式能够被改变、重组、延伸或打断；主体自由则是主体摆脱习惯性观看

方式，进入新的感知位置。审美自由不只是作品的自由，更是主体从既有自我结构中暂时松动。

（三）自由律与规则的关系

真正的自由并不取消规则，而是使规则由封闭性规定转化为生成条件。格律诗具有严格字数、平仄和

对偶要求，却能产生高度自由的意义。规则迫使诗人寻找新的表达路径。

因此，自由不是规则数量的减少，而是规则不再预先决定全部结果。自由律运行后，对象、主体或结

构可以进入此前无法进入的新状态。

（四）没有自由律，特征只能重复自身

如果审美活动只遵循特征律，对象会被精确描述，却不一定产生创造。摄影可以完整记录花朵颜色，

说明文可以准确描写山河，但如果这些特征没有摆脱既有意义，它们仍然只是信息。自由律使特征脱离固

有组合，产生新的关系。所以，自由律是从“存在什么”走向“还可以如何存在”的动力。

记 Ω(t) 为时刻 t 上对象、主体与结构实际可进入的意义关系集合，以 |Ω| 记其规模。自由律的运行表

现为这一集合的扩张：

|Ω(t+1)| > |Ω(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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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

幸福律是审美发生中最核心的动力机制。幸福并不等于简单愉悦，也不等于主体始终处于轻松、快乐

和满足状态。悲剧、崇高、荒诞、恐怖和苍凉都可能产生深刻美感，说明美不能被等同于正面情绪。幸福

律的基本结构是“张力—转换—释放”。

（一）张力：审美发生的能量起点

没有张力，审美活动很难启动。张力来源可以是特征对比、形式不平衡、意义悬置、情绪压缩、期待

延迟、现实与理想冲突、有限与无限冲突，以及主体欲望与世界限制冲突。

音乐中的不协和、诗歌中的留白、小说中的悬念、绘画中的明暗冲突、悲剧中的伦理困境，都是张力

形式。张力不是缺陷，而是审美能量。

差异越大，张力可能越强，但张力过强也可能使系统崩溃。因此，张力必须处于主体可进入、可承受

和可转换的区间。

（二）转换：自由律介入张力的过程

张力本身不会自动生成美。现实中的疼痛、冲突、噪声和灾难也具有张力，但未必具有审美价值。张

力必须经过形式、符号、节奏、叙事或想象的转换，才能成为审美。转换是幸福律的中心环节，也是自由

律发挥作用的位置。

悲剧把无法承受的现实痛苦转化为可观看的戏剧结构；音乐把混乱情绪转化为节奏与旋律；诗歌把孤

独转化为意象与语言；绘画把空间冲突转化为构图。张力的转换依赖自由律、信息世界  E2  以及整体环

境。没有自由律，张力只能停留在原有冲突中；没有符号、逻辑和数学结构，张力无法形成可传播的艺术

形式。

（三）释放：新结构形成后的生命通达

释放不是张力被完全消灭，而是张力进入新的结构后，主体获得理解、承受、表达或超越的可能。释

放可以表现为情绪舒展、意义理解、身体节奏恢复、认知结构更新、自我边界松动、对生命有限性的接受

以及与他人形成共同感受。

悲剧结尾可能仍然令人悲伤，但观众不再只是被动承受痛苦，而是在结构中理解痛苦。混乱获得形

式，孤独获得语言，冲突获得共同观看空间。这就是释放。

（四）幸福律不是快乐律

幸福律所说的幸福，是主体在意义上由阻塞走向通达、由无形走向有形、由孤立走向可共享的过程。

因此，悲剧可以产生幸福律。悲剧中的生命虽然可能毁灭，但观众的意义结构得到扩展；个体痛苦被提升

为共同经验；不可表达之物获得形式。幸福不是取消痛苦，而是使痛苦能够被转换和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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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a、Ca、Ra 分别记一次审美发生中的张力状态、转换过程与释放结果。张力由四类落差共同生

成：ΔC  为认知与范畴层面的落差（意义悬置、理解未决），ΔM  为形式与感知层面的落差（特征对比、

形式不平衡），ΔV 为价值层面的冲突（现实与理想、伦理两难），ΔP 为主体位置与期待层面的落差（期

待延迟、欲望与限制的冲突）。Ψ、Φ、Γ  分别为张力生成、转换与释放的函数。三式合读，即“张力—

转换—释放”的形式表达：

T → C → R

Ta = Ψ(ΔC, ΔM, ΔV, ΔP)

Ca = Φ(Ta, Lf, E2, Ea)

Ra = Γ(Ca, Sa, Ea)

九、意义三律的耦合方程

美的发生不能由三律中的任何一个单独完成。审美结构必须同时受到特征律、自由律和幸福律的调

节。特征律产生可辨差异，自由律使差异进入新的关系，幸福律则把张力转换成可释放的新结构。

环境方程也必须明确纳入 E1、E2 与 E3：E1 是现实、理念、自我三界环境；E2 是符号、逻辑、数学

的信息世界；E3 是内能、动能、势能等能量条件。

由此，美的发生过程可以概括为：特征律建立张力背景，自由律打开转换路径，E2  为转换提供符

号、逻辑与数学形式，新结构形成后，幸福律完成释放，美作为新的显露状态发生。以  Ba 记一次美的发

生，即张力经转换与释放后形成的新显露，它可写为第八节三个函数的复合：

Sa = F(Da, Ea; Lc, Lf, Lh)

Da = H(Sa, Ea; Lc, Lf)

Ea = G(Sa, Da; E1, E2, E3)

Ba = Γ(Φ(Ψ(ΔC, ΔM, ΔV, ΔP), Lf, E2, Ea), Sa, Ea)

十、信息世界 E2：符号、逻辑与数学

（一）符号：使不在场之物进入审美

符号的基本功能，是使对象超越直接在场。“月”在诗歌中不只是天体，而可以指向故乡、团圆、时

间、孤独和女性。一个十字架、一面旗帜、一段旋律、一个颜色，都可以携带超出物理形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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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使现实对象进入理念世界和自我世界。没有符号，审美只能停留在直接感官刺激，无法跨越时

间、空间和个体经验。

（二）逻辑：使审美差异形成关系

艺术并非没有逻辑，只是其逻辑不总是命题推理。艺术逻辑包括对比、重复、递进、转折、因果、对

称、呼应、隐喻、象征、叙事和节奏期待。

“枯藤老树昏鸦”没有使用连词，但多个意象通过情绪一致性和空间分布形成审美逻辑。逻辑使差异

不至于退化为随机混乱。

（三）数学：形式秩序的深层结构

数学并不只存在于科学和计算中。比例、对称、尺度、重复、节奏、周期、分形、拓扑、密度和概率

都参与艺术形式。建筑中的比例、音乐中的频率关系、诗歌中的字数和节奏、绘画中的透视和构图，都包

含数学结构。

但数学秩序本身不等于美。过度规则可能造成僵硬。数学必须与自由律结合，使秩序能够容纳变化。

符号提供意义载体，逻辑提供关系组织，数学提供形式秩序，三者共同构成审美张力转换的基本信息条

件。

十一、古典汉语诗歌中的三律与 E2

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为例，诗句选择了大、孤、直、长、落、圆等高度显著的特

征。“大”与“孤”形成空间和数量对比，“直”与“圆”形成形态对比，“长河”与“落日”形成水平

与圆形的构图关系。这些特征建立审美背景和张力。

自由律使诗句省略观察者、时间说明、方位介词和因果关系，使对象摆脱说明文式规定。大漠、孤

烟、长河和落日不再只是地理对象，而可以进入孤独、秩序、辽阔与静穆的意义空间。

幸福律的张力来自巨大与微小、水平与垂直、运动与静止。这些张力通过对偶、五言节奏和意象并置

完成转换，最终释放为稳定、辽阔而宁静的审美结构。

在  E2  层面，“孤烟”“落日”是符号；两句平行和对偶构成逻辑；五言节奏、直线与圆形、横向与

纵向关系则具有数学秩序。因此，这首诗的美不是任何单一词语的属性，而是意义三律在  E2  支持下共同

运行的结果。

十二、音乐中的幸福律

音乐最清楚地表现张力—转换—释放。一个和弦制造不稳定，旋律延迟解决，节奏不断积累期待，最

终在新的和声或终止式中获得释放。张力不是音乐之外的情绪解释，而直接存在于声音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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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律使作曲者可以推迟解决、改变调性、打破重复，使结构不断产生新的可能。数学为音乐提供节

拍、频率、比例与周期，逻辑组织主题、变奏、对比与回归，符号则通过乐谱保存和传播音乐结构。

音乐之美不是声音本身悦耳，而是声音差异在时间中形成有意义的张力转换。

十三、悲剧中的幸福律：为净化说补上缺失的一拍

悲剧是检验幸福律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如果幸福只是快乐，悲剧便无法被解释。悲剧中的张力来自无

法同时满足的价值，例如爱与责任、自由与命运、个人与国家、正义与生存、生命与尊严。

悲剧并不消灭冲突，而把冲突转换为戏剧结构、人物行动和共同观看经验。观众在观看中经历痛苦，

却同时获得理解、悲悯和共同体感。痛苦由孤立经验转化为公共意义，这就是释放。所以，悲剧审美的幸

福不是结局幸福，而是意义获得通达。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是本文在此处最近的祖先，也是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对象。净化在《诗学》中只

在悲剧的定义处被提及，此后再未获得机制性展开：它命名了两拍——怜悯与恐惧的唤起，以及这些情感

的净化——却没有说明两拍之间发生了什么。它更无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净化必须在剧场里、在

情节的结构中完成，而现实的灾难现场只制造创伤？如果张力的唤起与排遣就是全部，那么目击真实的苦

难应当比观看悲剧更有效。事实相反。缺失的正是中间一拍：转换。张力必须经过情节的逻辑组织、诗性

语言的符号承载、格律与场面的形式秩序，才能由创伤转为可观看、可分担的结构。亚里士多德本人把情

节尊为悲剧的灵魂，说明他实际上已经触及转换层，只是净化说没有把这一层理论化为信息条件。幸福律

在此不是重述净化，而是为净化补上它缺失的机制环节，并说明这一环节为什么必须经过 E2。

杜威的处境与此相似。《艺术即经验》把艺术从对象移回经验事件，并看见了张力与圆成的节律——

这与本文同路。但杜威的“一个经验”没有把转换的三重信息条件作为独立的必要层显式化，也没有把动

力拆分为可以分别失效的三律。本文在杜威停下的地方继续：一个经验之所以能够圆成，是因为张力在

E2 中找到了转换形式；当符号陈旧、逻辑断裂或形式失序时，同样的张力只能退回为未完成的烦扰。

十四、绘画与建筑中的特征律、自由律和数学

绘画首先依赖特征律。明暗、冷暖、疏密、线条、色块和空间分布形成背景。自由律使画家可以改变

现实比例、取消透视、夸张颜色、变形身体，使对象脱离日常显露方式。数学则通过构图比例、透视、几

何关系和空间分割支撑整体秩序。

中国水墨画中的留白尤其体现三律互动。空白本身没有意义，周围墨迹通过特征律把它限定为云、水

或天空；自由律使未画部分获得超出物理白纸的意义；幸福律则使虚实张力转换为呼吸感和空间释放。

建筑也同样如此。建筑之美不只是比例，而是身体在空间中运动时，压迫、展开、上升、转折和开放

的张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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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自然美：三律与 E2 的边界测试

（一）最强的反例

本文此前的论证几乎全部取自艺术。一个显然的反驳由此成立：面对大海、雪山或星空时，震撼似乎

瞬间完成，其间没有乐谱、没有诗行、没有构图，符号、逻辑与数学看起来全部缺席。如果自然的崇高不

经过  E2  就能发生，那么“张力的转换必须依赖信息世界”这一命题就被自然美直接推翻。本文必须正面

处理这个反例，而不是把它排除在讨论之外。

（二）一个更硬的版本：婴儿的注意

反例还可以被推到更极端的位置。婴儿在几个月大时就会被特定的视觉场景吸引，晚霞式的暖色、高

对比边缘、缓慢移动的光影，都能稳定地引发注意与偏好［31，32］。这是发展心理学的经验事实，不是

推测。婴儿显然没有诗歌传统、没有范畴词汇、没有图像积累——如果婴儿的反应只是对比度、暖色和运

动这几个物理变量在起作用，那么第（一）段所说的“文化沉淀预先组织了知觉”这一解释在婴儿身上完

全落空，隐性  E2  的说法就成了只适用于成人的特设修补。本文必须回答：婴儿被晚霞吸引，和一个熟读

山水诗的成年人被南山打动，是不是同一件事？

（三）符号不必等待文化：进化是发生的沉淀

回答需要先松动一个默认前提，即“符号=文化习得的产物”。这个默认在皮尔士的符号三分中并不

成立：像似符号靠相似发挥作用，指示符号靠邻接与因果发挥作用（烟指示火），二者都不要求约定俗

成，只有规约符号才依赖社群共享的习得。婴儿对高对比边缘的反应，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指示性符号功能

——“陡峭的对比”被神经系统直接读作“边界／物体”，这一对应关系不是婴儿本次出生后学会的，而

是由自然选择在物种演化史上反复筛选、沉淀进感知系统的构造。

这正是本文要点出的关键：进化本身就是发生的一种沉淀。设一个物种世代的生态环境为  E，捕食者

轮廓、食物边缘、同类面孔等构成反复作用的纠缠场；差异化的神经配置在无数代个体间被试探、淘汰、

收敛，即 D 在物种尺度上的运行；最终沉淀下来、写入新生儿感知系统的稳定反应——对高对比的觉察、

对暖色的偏好、对运动光影的敏感——即物种尺度上沉淀而成的  S。这与本文第四节所说“在  E  中，经

D，成  S”是同一条生成逻辑，只是把时间尺度从个体一生换成了物种世代。此处需要预先排除一个误

读：这不是说自然选择带有意图、朝“制造意义”的方向设计——收敛是无目的的差异化存活，不预设任

何目标；但无目的的收敛照样可以沉淀出结构，这与本文对差异运行的一般定义并不冲突，差异序列从未

被要求必须由某个主体的意图驱动。

（四）两种沉淀速率，而不是两种符号

由此可以把第（二）段的反例重新表述为理论内部的区分，而不是外部的例外。E2  在审美发生中的

供给方式应区分为两种沉淀速率：种系符号，其沉淀周期是物种世代，在个体一生的时间尺度上几乎恒

定，跨文化、跨个体近乎普遍存在，婴儿出生时已经在场——高对比、暖色、运动、类人脸图式属于此

类；文化符号，其沉淀周期与个体习得史相当，可以在一个人的经验里被观察到变化——月亮的意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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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诗的图式、典故的联想属于此类。婴儿对晚霞的注意，调用的是种系符号层；一个游客读过“悠然见南

山”后再看南山，调用的是在种系符号之上又叠加了一层的文化符号。二者不是“有符号”与“无符

号”之别，而是同一发生逻辑在两个不同沉淀速率上各自完成的结果——这也正是本文第一节所引“123

原理”在不同层级递归重现的又一例证。

这一区分同时防止了一个理论风险：如果“符号”被放宽到囊括进化沉淀下来的一切感知构造，那么

任何长了神经系统的生物都天然满足“有  E2  在场”，命题会因为定义过宽而无法被否证。区分沉淀速率

之后，两层各自携带一条独立的、可以分别失败的预测，这一预测将在第二十节被正式列为证伪条件。

（五）边界：震动不是发生

这一区分同时划出理论边界。若把  E2  的供给（种系与文化两层）同时压到零——设想一个不具备相

应神经构造、也未经任何文化编码的主体骤然遭遇巨浪——发生的将只是未经组织的生理冲击，而不是审

美结构。崇高需要主体在压倒性对象面前完成一次意义转换：从“我可能被毁灭”转向“我能够面对不可

度量之物”，婴儿式的注意本身尚不构成这一转换，它只是转换得以发生的种系层基座。因此本文的立场

是：三律覆盖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全域，转换环节对  E2  的依赖以种系与文化两种沉淀速率共同实现；完全

脱离两层供给的，只有感官震动，尚不是审美发生。

十六、审美发生的介生区间

美通常不发生在完全清晰或完全混沌的两端。结构过于清晰，意义被封闭，主体没有参与空间；结构

过于混沌，主体无法建立理解。

设结构约束度为  κ，即作品意义结构对解释的封闭程度：κ  越大，意义越被预先规定；κ  越小，结构

越无从辨认。则审美发生区间可以表达为  κmin＜κ＜κmax。这一中间状态可称为审美介生态。留白、含

蓄、陌生化、悬念和多义都存在于介生区间。

自由律扩大可能性，特征律维持可辨认背景，幸福律则把介生张力转换为新的结构。介生态不是模糊

不清，而是意义正在形成、尚未被封闭的状态。

κmin < κ < κmax

必须把  κ  与一个著名的邻居切开。伯莱因的唤醒理论提出，审美偏好随刺激的唤醒潜能呈倒  U  形分

布，中等唤醒最优［31］。κ 区间与倒 U 曲线形状相似，所指却不同：唤醒是主体的生理激活度，κ 是作

品意义结构的约束度。二者可以背离，而背离处正是检验点。本文给出两个分离预测：第一，高度程式化

的通俗惊悚作品可以把生理唤醒精确调到中等最优，但其意义结构接近全封闭（κ  越过上界），按本文，

此时发生的是强刺激而非充分的审美；若经验研究显示这类作品的审美结构报告与其唤醒最优程度完全同

步，则 κ 的独立性伪。第二，极简音乐或山水小品的唤醒度很低，远离倒 U 峰值，但 κ 居于区间之内，

宁静之美照常发生；若低唤醒必然伴随审美报告的衰减，则同样证伪  κ。κ  若在统计上不能提供唤醒之外

的独立解释力，本文的介生区间就只是唤醒理论换了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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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重构方程在此还可以推出一个此前散文未曾明说的结论。既然 Ea = G(Sa, Da)，已经发生的审美

结构会回写环境，那么一个共同体的 κmin 与 κmax 就不是常数，而会被经典作品持续移动。音乐史提供

了直接证据：三度音程在中世纪理论中长期被列为不完全协和，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和声的核心协和；

《春之祭》1913 年首演引发骚动，数十年后成为音乐会保留曲目。作品没有变，共同体的约束容忍带被此

前的审美发生推移了。这一推论使环境方程由描述转为可检验：任何被反复经验的边界作品，都应当在其

后代听众或观众那里留下可测量的容忍带位移。

十七、审美强度的概念模型

审美强度可以从特征清晰度、自由重组度、张力转换度、释放有效度、符号密度、逻辑组织度和数学

秩序度等方面进行概念分析，同时扣除过度混乱、过度封闭和符号陈旧造成的损耗。

这一模型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测量公式，而是艺术评价的理论坐标。优秀作品通常不是某一项无限

增强，而是多个维度形成动态平衡。结构高度凝聚但意义完全封闭，作品可能工整却失去生成空间；自由

度很高但没有特征背景和逻辑组织，作品又可能陷入任意与混乱。

其中 Cf 为特征清晰度，Fr 为自由重组度，Tc 为张力转换度，Re 为释放有效度，Si 为符号密度，Lo

为逻辑组织度，Mo 为数学秩序度，X 为过度混乱、过度封闭与符号陈旧造成的损耗，Θ 为综合函数：

Ia = Θ(Cf, Fr, Tc, Re, Si, Lo, Mo) − X

十八、人工智能艺术的审美发生问题

人工智能能够快速生成图像、音乐和诗歌，但符号生成不等于审美发生。当前模型可以复制常见特

征，模拟风格和形式逻辑，却容易缺少真实的张力转换。

常见问题包括：特征丰富但没有必要关系；形式完整但缺乏自由突破；张力只是表面冲突，没有意义

转换；符号高度熟悉，难以产生新的显露；数学结构稳定，却缺乏生命释放；作品与具体主体环境没有深

度纠缠。

AI 审美系统若要真正提高，不能只学习哪些图像被认为美，而应学习意义三律。它需要识别哪些特征

能够形成有效背景，哪些结构已经固化而需要自由突破，张力如何被符号、逻辑和数学转换，何种释放能

够改变主体，以及何时应该结束表达、为读者保留空间。

高级 AI 艺术系统不只是作品生成器，而应成为审美发生环境的组织者。

十九、审美教育的新方向

审美教育不能只教学生识别艺术知识。真正的审美教育应训练三种能力：特征发现能力、自由转换能

力与幸福发生能力。学生需要学会看见对象之间的对比、变化与分布，摆脱固有解释而寻找新的关系，并

能够承受张力、转换情绪和意义，最终形成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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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审美教育还应培养  E2  能力，即符号理解、逻辑组织和数学形式感。教师不应立即告诉学生一

首诗“表达了什么”，而应让学生观察哪些特征形成张力、哪些关系没有写出、作者如何转换张力、读者

为何获得释放。

审美教育的目标不是统一答案，而是使学生获得受结构约束的自由生成能力。

二十、审美发生方程的理论边界与证伪条件

（一）模型的性质

审美发生方程是一套本体论与方法论模型，不是已经能够精确计算所有艺术经验的物理方程。其功能

在于揭示审美不能被还原为主体或客体，说明结构、差异和环境的循环关系，确定意义三律在美发生中的

动力地位，把符号、逻辑和数学纳入审美环境，并为不同艺术门类提供共同分析框架。

未来研究可以通过眼动、脑电、生理信号、语义分析和主体报告，对张力、转换和释放进行部分经验

研究。但任何量化都不能完全取代主体意义和文化环境。

（二）环境的范围限制

理论还必须限制环境的范围。环境不是所有可能条件的无限集合，而是与当前审美事件具有共同主

体、共同互动或共同对象，并且能够实际推动或阻碍该审美发生的相关  SDE  集合。只有这样，方程才能

保持分析边界。

（三）证伪条件

一个不肯说明自己如何失败的理论，不配要求别人接受它。本文自愿承担以下四注。

第一，转换必要性之注。取同一冲突材料的两种呈现：未经形式转换的原始记录，与经过艺术转换的

结构化作品，控制信息量与情绪强度。本文预测：两组在情绪强度报告上可以相当，甚至原始记录更高；

但在审美释放报告——理解的达成、可分享感、结构完形感——上，转换组必须显著占优。若两组的释放

报告无差异，则“张力的转换必须经过形式”这一命题伪。

第二，κ 独立性之注。如第十六节所述的两个分离预测：若审美判断的变异可以被唤醒度的倒 U 曲线

完全解释、κ 不提供独立解释力，则介生区间命题伪，本文的 κ 只是唤醒理论换了记号。

第三，隐性  E2  之注，现拆分为两条互相独立、必须分别经受检验的预测，以避免“符号”一词因涵

盖种系与文化两个沉淀速率而膨胀到无法被否证的地步。第三之一，种系符号的跨文化恒定性：对高对

比、暖色、运动光影一类种系层特征的偏好强度，应当在婴儿与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年人之间保持大体一

致，不随文化编码密度系统变化；若跨文化比较显示这类偏好的强度随文化背景系统漂移，则“种系符号

独立于习得”这一分支伪。第三之二，文化符号的密度依存性：对同一自然景观，主体相关文化编码的密

度（诗画传统的接触量、范畴词汇的丰富度）应当系统地改变其审美体验的组织度——不是强度，而是主

体能否从中辨认出结构、层次与意义的程度；若跨文化与发展研究显示，体验的组织度与文化编码密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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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上独立，则“文化符号的密度依存性”这一分支伪。两条预测方向相反：第三之一要求恒定、第三之

二要求随密度变化；两条都成立，才支持本文把  E2  供给拆分为种系与文化两层沉淀速率的做法，任何一

条单独失败都需要修正对应的那一层，而不必推翻整个隐性 E2 框架。

第四，幸福律普遍性之注。这是本文最冒险的一注：若存在被稳定审美共同体确认为美、却可以证明

完全不含任何层面张力（ΔC、ΔM、ΔV、ΔP  均趋于零）的发生案例，则幸福律作为普遍动力机制伪。装

饰美与宁静之美是最可能的攻击点，本文的辩护是其张力存在于微差异与期待层；但本文承认，这一辩护

若被逐案证明只是事后追加，第四注即告失守。

二十一、结论：美是意义三律运行后的新存在

本文提出，美不是对象固有属性，也不是主体内部快感，而是在结构、差异和环境相互作用中生成的

审美复合体。三个基本方程揭示审美结构、差异运行和环境纠缠的循环生成，但美的真正发生还必须依赖

意义三律。

特征律使有效特征得到对比、变化和分布，为审美建立背景；自由律打破固定结构，使对象、主体和

意义获得重新组合的可能；幸福律通过“张力—转换—释放”，使冲突、悬置、压缩和不平衡进入新的结

构，并最终形成情感、认知和生命意义上的通达。信息世界  E2  则为这一过程提供必要条件：符号使意义

能够承载和传播，逻辑使差异形成关系，数学使形式获得秩序。这一必要性以两种方式实现：艺术美中显

性运作，自然美中隐性供给；隐性供给本身又分两种沉淀速率——由物种演化沉淀而成、跨文化恒定的种

系符号，与由个体习得史沉淀而成、随文化编码密度变化的文化符号，二者是同一条“在  E  中经  D  成

S”生成逻辑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递归重现。

因此，美的发生可以被概括为：在特征律建立的背景中，主体与对象通过自由律打开新的意义路径，

张力借助符号、逻辑和数学完成转换，并在新结构中获得释放。

美不只是和谐，因为和谐之前往往存在张力；美不只是自由，因为没有结构支持的自由会走向混乱；

美也不只是幸福，因为幸福不是直接快乐，而是意义经过转换后的生命通达。美是三律共同运行的结果。

花之所以成为美，不只是因为花有颜色和形状，而是花的特征与主体经验形成张力，日常对象在自由

律中获得新的意义，并在符号、逻辑和形式秩序中完成转换，使主体的生命感得到释放。诗之所以成为

美，不只是因为语言优美，而是语言在说出与未说出之间形成张力，通过自由的结构留白，使读者进入意

义生成，并最终获得情绪和理解的释放。悲剧之所以成为美，不是因为痛苦值得赞美，而是痛苦通过艺术

结构获得形式，从孤立的生命创伤转化为可理解、可分享的共同意义。山海之所以成为美，不是因为对象

自身携带崇高，而是文化沉淀预先组织了观看，估量在极限处完成转换，使压倒性的对象成为主体可以面

对的显露。

所以，美并不预先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美在发生。它发生于主体与对象的互动中，发生于结构与

差异的转换中，发生于符号、逻辑和数学共同形成的信息世界中，也发生于张力终于找到新路径并得到释

放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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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发生的终极意义，不只是让主体看见一个美的对象，而是使主体和世界都获得一种此前不存在的

显露方式。在美发生之前，花只是花，声音只是声音，语言只是语言，主体也只是原来的主体；在美发生

之后，花成为一种生命显露，声音成为一种时间结构，语言成为一种意义空间，主体则成为能够以新方式

感受世界的主体。

美不是被发现的东西。美是意义三律运行以后，主体、对象和环境共同诞生的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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